
若皇差萆原
湿地上的干风
“中国沙尘暴探源”科考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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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众所周知．沙尘暴是风和沙相互作甩的j

象．一般都出现在北方干旱地区 相关赍荆

北方沙尘暴有五大潍区：以甘肃民勤为中一‘

区；以和田为中心的南疆盆地南缘区：以如

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区；以内蒙古杭锦旗停

中-o的鄂末多斯高原区咀度以来日和为中．L

善选克沙地区 而四川是中国南部水力贵

域，何以也提出沙生慕的问题?出于好奇．

着“创南春寻找中国沙尘摹之源料考队”．}

问．进行丁妾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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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数字中的玄机

一切的故事，都应该有个开端。关于科考

队的故事的开端既不浪漫，也不惊心动魄。催

生科考活动的，其实是一组看似枯燥、实则暗

藏玄机的数据。

四川大学的教授梁玉祥本来是做沙漠修复

和沙漠治理的。他在对数十年来青藏高原东缘

若尔盖地区的降水量与北方地区沙尘暴的发生

次数进行曲线图形比较后发现，只要若尔盖地

区一年之间降水量增多，北方地区发生沙尘暴

的次数和干旱强度就会相应减少，相反，只要

若尔盖地区的降水量减少，北方地区沙尘暴发

生的次数和干旱强度就会相应增加。

这个发现让梁玉祥有点惊奇，接着，他又

进一步调阅查看了其它地区的资料，结果更让

他感到吃惊的是：被公认的沙尘暴源头之一的

河西走廊，其降雨量和北方沙尘暴天气之间并

没有明显的因果对应关系；而从1950年到

2000年间，若尔盖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土地干

旱、沙化的速度与北方175个沙暴监测点所测试

到的数据之间的变化规律惊人地一致。

在南北两个区域之间，数据上出现的这种

对应关系，究竟只是某种巧合?还是真实存在

着某种联系?梁玉祥和他的课题组经过6年的研

究，在对大量资料、文章进行整理、分析之后

提出了一个概念：若尔盖地区即使不是中国沙

尘暴的“源头”，至少也是沙尘暴的重要“启

动源”之一。

正是这个想法，催生了“寻找中国沙尘暴

之源”的科考活动。科考的目的非常明确：对

“若尔盖地区生态影响北方沙尘天气”这一命

题进行证明或者证伪。

当然，提出这样的命题，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对手沙尘暴，既有的研究中并不缺少对其

源头和路径的论述，在比较权威的论述中，都

没有涉及到地理位置如此靠南、且干旱程度并

不突出的若尔盖地区。梁玉祥的想法，有可能

被视为一次哗众取宠的学术做秀。不过，在已

有的论述中，却恰恰没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

在两地生态气象资料的长期比对中出现的逆向

对应关系，到底是不是巧合?

风扮演“关键先生"?

如果在南北如此遥远的两个区域之间的生

态、气象之间果然发生了某种联系，那么连接

这二者的中介是什么?地空质能传递出身的学

者梁玉祥本能地想到了风。在如此广袤的空间

中，睢有风是自由的媒介。风会是产生这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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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对应关系的关键因素吗?

几年来发生在梁玉祥主持的一个沧沙基地

上麓搴清提醒了德。露J||雀汶矧罢静竞桔乡，

他们一直在这里治理一个沙窝，地形上的沟壑

阻断效应让一座山脚下的±地完全沙化并不停

往上侵蚀，植树种草已经不能遏制其沙化的速

度，然而，沙窝附近前几年修建起来的一座水

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水露区域，流经该水嚣增

湿的河谷风将水分带向沙化的坡面，让扑向沙

窝的风变得湿润和“滋养”，沙窝子的沙化情

嚣褥溺了有效静缓解，并建立起了稳定的撬

被。这件事情给老梁很多的启发，他发现，如

果有足够的水分补充给风，风就会演化为甘霖

雨露，菰当没鸯蹩够豹水分补充给风辩，风就

会演化为风暴恶魔。

这个模型尽管只是发生雀方圆数公里内的

沙漠修复，却容纳了几乎所有与沙尘暴产生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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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关的因素大风、地面上的沙源物质(比

如尘土)、水(湿面)以及相对典型的不稳定

她嚣讶交场。

根撅在这里发生的变化，梁玉祥把影响南

北生态气象变化对应关系的“关键先生”，锁

定为了“风”。春季的若尔盖，正是西南攀风

“风往北吹”的活跃时期。那么，科考队下面

要徽的，就是跟随嚣媾季风作～次旅行。

跟着季风去旅行

从4月初开始，我们经川鼹北的马尔康、

若尔盖大草原往北，到青海东部的贵南县、泽

痒罢，经费海潮麴东缘至嚣宁，转瑟绕过祁连

山至张掖、金昌，这里是河西走廊的中段，也

是河西走廊中最狭窄的地方。接着，科考队返

回武藏两j艺羽达著名的民蘩县，继焉活着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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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沙漠的南缘抵达银川。银川、呼和浩特和北

京，这是我跟随科考队到达的最后三站。在这

条线路中，实际上蕴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

段，在第一阶段，我们由南往北，追随西南季

风的脚步，抵达河西走廊；在第二个阶段，从

河西走廊穿过宁夏往东行进，人们应该了解，

这实际上正是大家所公认的一条影响北京地区

沙尘天气的重要路径。

除了大风天气，河西走廊还具有足够的沙

源物质。一方面，甘凉道上降水量和蒸发量的

极度悬殊自不待言；而历史上长期以来人类活

动对自然循环过程的介入与改变更是不可忽

视。

在中国文明史上， “河西走廊”这个名

字，代表着许许多多古老的光荣与梦想，它一

边是常年积雪的祁连山脉，一边是连着浩瀚戈

壁的北山山脉，作为一条狭长的通道，从汉以

来，它便成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最重要

的商道， “丝绸之路”由此而来。其中段之张

掖市，汉武帝开河西四郡时即已存在，黑河水

滋养此地，美其名日“金张掖”。“不望祁连

山顶雪，错把张掖作江南”，20世纪初，学者

罗家伦还有此叹，而河西走廊之美丽富庶，又

何止张掖一地?

但是，也正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灌溉农业，

使水资源匮乏的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陷入尴

尬。人口越多，用水糜费，居民不得不靠抽取

地下水以维持农业的发展，地下水的过量抽

取，打破了自然界中水循环的平衡，已有割肉

医疮之弊；而翻耕的土地耕作方式又将大量土

地中既有的团粒结构破坏掉了，令沙土极易见

风而起，上述所谓“形成沙尘暴的沙源物质”

相当部分即由此而来。更有令人痛心者，是耕

地上为了节水而大面积使用的一次性塑料地

◎人为老窖草原

膜，因为没有及时清理，使高分子材料逐渐积

累，让这些土地进入加速退化阶段，留下了很

大的土壤生态危机。

正是因此，河西走廊变成了科考队整个旅

途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是我们跟随季风北上

旅行的终点，又成为我们追逐沙尘东进脚步的

起点。我们究竟要在河西走廊找到什么呢?

当科考队到达河西走廊的时候，问题逐渐

变得清晰起来：西流经若尔盖的南季风，是否

到达了河西走廊，如果到达了河西走廊，它又

给这里带来了什么?

4月底，已经回到成都的梁玉祥教授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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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由于若尔盖地区的生态出现的问题，从而

给下风向地区的气候环境带来了恶性的影响，

而这里所说的下风向地区，是包括青海、甘

肃、宁夏在内的广大区域。梁玉祥用一句最简

单的话，扼要地说明了他的观点：西南季风出

了问题。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为外行，我们很难理解：什么叫做“西

南季风出了问题”。最通常的意义上，我们都

知道空气的流动形成了风，风有方向，也有风

力的大小，但是，对于风的构成是什么?风还

会携带什么物质?我们却很少有了解。对这些

问题的回答，正是解开谜团的一个关键一一

在若尔盖草原上，我们呆了一周的时间，

竟然遇到了3次降雪。这给我们的行车和取沙样

带来了困难，却也带来一样好处：在测风的湿

度时能够更好地形成对比。

科考队在一座山丘的迎风面和背风面同时

进行了测试。两处空气湿度形成了巨大的反

差，当背风坡的湿度还在83％的时候，迎风坡
了此行的第一个小拙，1：1 2掘11K生I：z1，这已经是在近200个

的湿度已经下降到只有32％。 tt这说明什么问
测试点取了近两吨沙样进行分析之后的事情

题?，，梁玉祥后来在西宁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了。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通过第

“这说明风在吸水．。，，
一阶段的动态研究，从观察到的直观的初步测

从海洋上来的西南季风由于受青藏高原特
试，我们可以知道：若尔盖地区湿地萎缩、草

殊地理环境的影响，没有带来足够的湿度，事
地沙化退化，所带来的地空传递过程的下垫面

实上是一股干风，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水分补
的改变，严重地削弱了地空的水气传递通量；

充，它的··吸湿，，功能还会一直保持下来，沿

流经若尔盖地区的季风将这种效应辐射到了相：
着流经的线路，不停地带走当地的水分。以前

邻的青海、甘肃、宁夏的部分干旱和易起沙尘
若尔盖地区有大面积的湿地和草场，能够为这

地区。”
种风补充水分，而现在，没有得到充足水分补

这段话使用了一些科学技术语言，翻译成
充的季风一一tt干风”会给沿途的生态环境带

大白话，大概可以表述为：从若尔盖来的季
来负面的影响。从科考队的考察线路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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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明显地看到，从若尔盖到青海、甘肃沿线

各地的生态因此也呈现出退化的趋势；而另一

方面，干风又是携带沙尘的高手。

“本来，给风补充水分，这也是很好的事

情，只要水分足够，再掺入细尘的话，就可以

形成降雨；可是，问题却是我们到底能不能给

它补充到足够的水分?如果不能，那这股季风

可就真出问题了。尤其是流经若尔盖地区的季

风，随着下垫面生态环境的退化，大大地降低

了地气的水气传输通量，这种干燥环境下的季

风会给季风下游地区带去负面的影响。”梁玉

祥说。

羊群和草地，需要一种平衡

前面我们提到过克枯乡的沙窝子，其中出

现的种种变化正可以看作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模

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或许可以回答先前提

出的问题：当这些“会吸水的风”一路掠夺着

前行到达河西走廊的时候，它依然没有达到理

想的湿度，而其中补充到的沙尘反而提高了风

体的能量，当这股风加入到河西走廊的大风场

之后，其力量便足以“扫荡”河西走廊这片

“风口上的土地”。

草原上也该使用经济杠杆

现在，问题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在若尔

盖地区，什么因素在导致整体生态的退化?要

知道，若尔盖草原湿地是著名的“亚洲之

肾”，按说可以提供一个巨大的“湿面”，足

够给季风补充水分，但是，何以造成季风一路

下来都是“会吸水的风”，进而变成“掠夺

性”季风呢?

科考队在川西北地区的红原县发现了一个

“奇怪的山谷”：在东经102度7分50秒，北纬

32度42分56秒为中心点的若干平方公里范围

内，通过卫星图的显示，这里应该是一片沙

漠；但是，当科考队到达这里时，却发现周围

是一片草原，当地人把这里叫做“阿伊拉山

谷”，并证明，这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沙漠。

这是一件蹊跷的事情，卫星图的显示结果

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出现问题，为何独独是这里

出现了误差?科考人员对这片区域的采样分析

结果表明，阿伊拉山谷是一个极度干旱的区

域，此处的近地空气湿度仅17％、土壤湿度仅

2％，很可能就是这一湿度数据造成了卫星的

“误读”。梁玉祥说，这片“奇怪”区域如此

之干旱，在未来几年极有可能转化成沙漠。

四川畜牧科学院的研究员夏先玖说的话更

让人吃惊。他说： “这里的草都是些草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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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草根，还是些长了八九年时间的老草

根，这里的草进入‘老龄化’了，迟早都是

要坏事的。”

造成草地老龄化的原因是过牧。由于牧民

根本不会去考虑草的问题，所以，牛羊基本上

年复一年地在这里吃草，而每年刚刚长出来的

新草和草籽往往来不及成长就成了牛羊的口

粮，长此以往，这里草地上剩下的便只有老草

根了，看似草地，其实已经失去了草地的未来

前景。这就是阿伊拉山谷奇怪的“秘密”。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草原上的人口

和牛羊还在增加。若尔盖县嫩哇乡下村的村主

任曲甲对记者说： “20年来，我们这里人口增

长了一倍，牛羊增长了4倍。”这几年时间

里，他们村除了人畜增长，同时还出现了

1 74 WEST CHlNA 2007—7／8

3000亩沙地。

这些事实联系在一起，不得不提醒人们，

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自然的生态之间，存在着

一些矛盾，比如历史上排干沼泽的努力，比如

今天普遍存在的过牧现象，如此等等。

奇怪的山谷虽然可能“骗”过了卫星，却

实在无法欺骗牧民们将来的生计，也无法欺骗

后来者们将真实面对的自然环境。

不过，让当地官员们更加头大的问题还不

是人口、牛羊增长导致过牧，过牧又导致草场

退化这几者之间的恶性循环，而是牧民们养了

这么多的牲口却没有转化为相应水平上生活条

件的改善，后者才真的让人感到无奈。

一路上，夏先玖讲的一个故事一直让我们

很触动。一家藏民，养了1000头牦牛，可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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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过得很穷，他就感到奇怪，牦牛一头就可以

卖到1000元到2000元，这户人家随便卖几头，

日子就会过得非常好，他们怎么会穷呢?一问

才知道，这些藏民都有一些观念，养的牛羊多

才是财富，牛羊越多才说明自己越富有，这体

现在政府的调查统计表格中，就是存栏数量，

他们一直在用这个标准进行放牧、经营和管

理，而出栏率是多少，则少有人去关心。搞了

一辈子草原生态和草原经济的老夏很无奈。他

和梁玉祥两人凑在一起给牧民们算经济账：一

头牦牛入冬之前秋革季节要是能长60斤肉的

话，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再好的牦牛也得往回

缩水40斤，这还不算中间这段时间里，这群往

回缩水的牦牛要消耗多少草料。换句话说，明

明养12个月就可以出栏的牦牛，牧民们往往拖

到了18个月还养在草场里，拖来拖去，牦牛长

成了“老头牛”，经济效益拖没了，草场还得

拖出问题。

老夏统计了50年来若尔盖高原牧区的草畜

关系：以理论上的载畜量182．03万个羊单位来

说，1 955年的实际载畜量是75．48万头羊单位，

1985年达到了226．10万头，而2000年达到了惊

人的344．06万头，超载率是89％。牲畜发展大

大超过了草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这些年来，各种政策变化不小，比如上个

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些地方的牲畜就承包到

户了，可是草场却没承包，导致了一阵“白吃

风”，等到90年代末醒过梦来，这种大面积的

短期经营行为已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而

另一方面，有些该变的标准却又没有变，比如

应该以什么作为衡量牧区发展的指标?以牲畜

头数作为唯一指标的政策多少年都没变，老夏

觉得，科学发展，在指标问题上首先就得体现

出来， “牧民的牲畜数量早就翻了几番了，可

是卖了多少?实际收入呢?我们应该关心这些

数据。”

老梁也感叹，草原上应该用合理的经济杠

杆来调节，让“小牦牛”在市场机制中淘汰

“老头牛”。

并非结论

当我们把寻找沙尘暴源头的最后目光投向

若尔盖草原湿地的时候，这种问题意识本身已

经显示出：人们在环境和生态问题上，已经在

构建出一种视野，并在寻求一种解决。

寻找沙尘暴之源的活动行将结束的时候，

我望着北京街头的绿树成荫，心想： “源

头”，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必须被

理解为社会生产方式是否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因果律。当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产生抵

牾的时候，我们寻找“源头”的努力，也许

更应该着眼于反躬自问我们自己所做的种种

不合时宜。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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